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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车人都一阵颤抖，小
方几乎坐到了地上：“‘黄金

肉’就是猴脑？”
“对，而且不是一般猴子

的大脑，是本地特产的珍稀
物种。那个村子‘驱魔节’要
驱的‘魔’，就是这种猴子。他
们会在这天把捕获的猴子杀
死，脑子取出来煮成汤吃。”

玉灵的话音刚落，后排就有
个年轻女子大口呕吐了。

巴士继续在艰险的山路
上疾驰，前方隐隐有些白烟升
起。忽然，挡风玻璃上多了些
雨点，再看高山上的天色已是
风云突变。没过几分钟，旅游

巴士突然一个急刹车，还好叶
萧抓紧了前面的把手。

在全车人的咒骂与尖叫
中，导游小方颤抖地喊起来：
“路上有个人！”就在车前不
到几米的地方，公路上竟躺
着一个男人。

司机和小方冒雨跳下车，
他们扶起那躺在地上的男人，
才发现附近一地都是鲜血，还
有许多碎玻璃碴子。更意外的
是，这个男人长着欧洲人的面
孔，肯定是某个西方旅行团的
成员。老外的脸上也全是血，

手臂上有一道道的伤口，已然
紧闭双眼面色铁青，但嘴里还
有一口气在。

小方只能向车上挥了挥
手，叶萧和孙子楚也打着伞

下了车。四个男人一起用力，
把这受伤的老外抬到车上。

就在大家关注这个神秘的
“公路来客”时，叶萧注意到
了公路边的浓烟。他打着伞
走到悬崖边上，才看到十几
米深的山沟下，正斜躺着一
辆旅游大巴，浓郁的烟雾从
车里飘上来。

刚才发生了翻车事故！
这个受伤的老外，想必就是
从车里翻出来的。司机和导
游也发现了下面的车，小方
掏出手机想要报警，却发现
这里根本就没有信号。
“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是

救人，下去看看再说！”说罢
叶萧大胆地爬了下去，有条山
坡上的羊肠小道，可以直通到
山沟底部。司机和小方也跟在
后面，孙子楚自然不甘落后。
还有个四十岁留着酷酷的长
头发的男人，也跟在后面。

五个男人艰难地爬到沟
底，全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
所有的车窗都已震碎了，车
头完全撞得不成形状。孙子
楚他们也来帮忙，从车窗里
拖出许多死人，除了司机和
导游以外，清一色是欧洲人

的模样。
车里总共有二十八具尸

体，叶萧看到他们身上到处是伤
痕，没有留下一个幸存者———
除了公路上那个家伙。小方已
经彻底慌了：“怎么办？”
“我们先回到车上去吧，

看看哪里能有手机信号，等
会儿到了兰那王陵，再让当

地政府派人来处理。”叶萧冷
静地对大家说。

随后，他们依照原路返回
上面的公路。五个男人回到车
上时，浑身都是雨水和血水。
司机的脚有些颤抖了，他休息
了好几分钟，终于踩动油门继

续行驶。叶萧摸了摸老外的衣
服口袋，发现了一本法国护
照。护照上的名字音译过来就
是“亨利·丕平”，年龄是二十
九岁———正好与叶萧同龄。

叶萧脸色凝重地回到座
位上，脸颊上有丝血迹还来

不及擦掉。孙子楚捅了捅他
的腰说：“喂，你在发抖啊。”
“也许刚才在雨里淋得着

凉了。”“不！”孙子楚对着他耳
语道，“你是在恐惧地发抖！”

叶萧冷冷地回过头来，
停顿了半晌才说：“我承认，

我心里是很恐惧。因为刚才
有一点我没有说出来———刚
刚我仔细检查过那些死者，
他们并不是在汽车坠崖中摔
死的。”
“什么？难道他们在翻车

前就已经死了？”

“嘘———”叶萧做了一个
禁声的手势，用最轻的声音
说，“不要让其他人听到。那
些人身上的伤口，都是在死亡
以后才留下的。所以，他们绝
不是死于这场车祸。”这个推
论让两人都感到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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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宋美龄对蒋

长期幽禁张学良从一开始就
极力反对，可是，她并没有在
此后的日子里做出有违蒋氏

初衷的事情。她仅仅对张学
良在生活上不时给予关怀，
派人多次前往奉化、湖南和
贵州送些食品水果和衣物等
等，以表示关心之意。但在重
大问题上，特别是事关蒋介

石声誉的大事上，宋美龄一
直站在蒋氏一方。例如1942
年宋美龄赴美医治皮炎时，
和正在纽约医治乳癌的干姐
妹于凤至在那里会面，宋美
龄竟为索还蒋介石 1931年
发给张学良的一封密电，和

于凤至发生了争执。这足以
说明宋美龄尽管在情理上同
情张学良，但是她在关键问
题上，却始终拼命地维护着
蒋介石的名望。

尽管宋美龄和于凤至在
美国为一份机密电报发生不
愉快，可是，她们毕竟是多年
姐妹。而宋美龄心里对张学
良的愧疚并不能因岁月的流
逝有丝毫减轻，所以宋后来
再次赴美时，仍然主动前往

加州探望在那里定居的于凤
至。让外界难以置信的是，在
访美一个月的行程中，她竟
接连三次到加州拜访闲居的
于凤至。她希望以超越政治
歧见的仁爱之心，重新恢复

和于凤至多年的感情。经过
思想沟通，于凤至对宋美龄

在张学良自由问题上的无奈
处境也表示了理解。

1947年宋美龄从美国
回到台湾，还把于凤至给张
学良带来的药品食品，亲自
派人送到他当时幽禁的新竹
井上温泉。宋美龄在9月19

日写给张学良的信中，介绍
她先后三次在美国和于凤至

见面的情况后，又赞扬她的
“凤姐姐把加州的家布置得

得体而气派，不但那所房子
让我见了会想起你们从前
在北平时的顺承王府格局，
而且让我惊奇的是，她用
炒股票赚的收入，还在昂贵
的美国高级居住区买了一
幢带花园的房产。凤姐姐如

今所烦心的，就是二公子的
病了……”

张学良收到宋美龄不远
万里从美国捎来的东西，心
中大为感动。他在当年10月
5日亲笔给宋美龄写的复信
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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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此信中所提及
的剪报一则，是宋美龄从香

港某一报纸上，特别剪下来
的一条关于祖国大陆辽宁省
中共开展土地改革的新闻。
宋美龄把这样的消息，寄给
张学良的用意不得而知。但
可以肯定的是，这条来自祖
国大陆的新闻，让张学良阅

后心情激动，不禁挂念起他
在辽宁锦县驿马坊的张氏家
族祖墓，是否会在土改风暴
中遭到破坏。但是不管怎么
说，宋美龄在张学良到台后
没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能
够从美国为他捎来药品，又

赠水果和转送香港报上的家
乡信息，所有一切，都不能不
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友情。

蒋介石到台以后，没有
一刻放松对张学良的军事管
制，而且一度还把国民党在
大陆的覆灭之责，强加在张

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上。宋
美龄却不顾台湾政情险恶多
变，在蒋介石无一天不咒骂
张汉卿的情况下，如此关照
被幽禁在深山中的政治囚
犯，这确实不是一般女人所
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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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率领着五千羽林军

踏上征途，二十九岁的曹操
踏入仕途不足十年，已坐上
骑都尉———相当于一个旅长
的高位，还不暗自庆幸生逢
乱世么？

至于他在自己的诗歌

《蒿里行》中所流露出的悲天
悯民的句子，那绝对是蒙人
的。诗人这样感叹：白骨露于
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

一，念之断人肠。
别被曹丞相给忽悠了，

曹丞相从没因百姓的白骨露
野断肠过。上了战场，哪怕是
对待俘虏，他砍别人的头也
从没犹豫过。

现在曹操的部队已悄悄

地靠近长社，离波才的黄巾军
最外围的包围圈已不足十里。
他命令士兵停止前进，借着一
大片树林，傍着穿林而过的小
河立下了临时应急营寨。

通过不断的斥侯骑回
报，曹操早已清楚了自己将

要面对的是什么，长社被围
攻已半月之久，敌人达十万
之众，又持击溃右中郎将朱
隽三万铁骑的余威，士气正
盛；自己如想以区区五千骑
兵解长社之围无疑白日做
梦，贸然进攻等于飞蛾扑火。
孙子兵法曹操早已背得滚瓜

烂熟，岂能不知“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的基本常识？

最要命的是自己部队官
兵的士气，士兵紧张的下马

动作及略带慌乱的眼神使曹
操感到不容乐观，他需要等
待战机，尤其是需要解决士
兵的怯敌心理。孙子曰：攻城
为下，攻心为上。

唯有两点令曹操心里稍
安：一、对左中郎将皇甫嵩的

指挥作战能力早有耳闻，提
起皇甫嵩的大名，人们都是
用崇敬的口气。二、已与敌人

接近到了可以用骑兵冲锋的
距离，可还未曾见到过黄巾
军的哪怕一个探马，这只有
两种可能：要么敌人极度傲
慢而大意；要么波才根本就
不懂最起码的作战常识，不
管是哪一种，都是好事。

曹操沉思片刻，叫过两
个副手，如此这般交代一番。
二人各率五百骑向东西不同
方向疾驰而去。

长社黄巾军包围圈的外
围，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出现
官军的小股骑兵。波才分析，

这一定是被击溃的朱隽残余
部队，因战败后无法向朝廷
交差，而赖在这里进行的骚
扰行动。“把他们诱近些，多
预备些绳索、陷阱，人要死
的，马要活的，老子正想弄些
新鲜马肉补充军粮呢。”

战鼓声声，呐喊阵阵。不
一时部下来报：“禀将军，来骑
只接近到我军一箭之地，放了
阵骑弩便溃散退去，我军追之

不及，伏军伤亡十余人。”
波才更加相信了自己的判

断：“多置藤牌防护，不要再理
睬他们，各营留五千军士保护
大营妇孺，其余全力攻城！”

长社城头。皇甫嵩被城外
的几阵战鼓催上了城楼，开始
以为是曹操的羽林军到了，哪
知远处空轰隆了一阵雷，没见

下雨，城头守军有些沮丧。
远方又是几通战鼓声，

皇甫嵩现在有些明白了：这
是援军在向自己通风报信
呢：我们已经到了，你们一定
要坚持下去，如果突围，我们
会策应的。

突围？皇甫嵩看着城外
密密麻麻的草舍木寨，苦笑
着摇了摇头，自己的这三千
来人，如离开了坚城的依托，
将如同大海里撒进了一把沙
子，连浪花都不会惊起的；也
万幸贼众没有登城的器具，

光靠一些绑扎在一起的云梯
暂时还奈何不了长社城。
“传令下去，擂鼓三通，

严密监视，不得妄动。”城外
骚扰的小股骑兵，闻到城内
的战鼓，像得到了军令一样
扬长而去，停止了骚扰。

未损一人一骑的千名羽林
军绕道回来了。进入隐藏在树
林中的营寨时大家异常兴奋，
出发时的恐惧心理一扫而光，
第一次打这么轻松的仗，像去
做了一场射击表演。也没见天
公将军撒豆来拾掇我们呀。

@ABCD

丘子仪醒来时发现自己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鼻孔里
插着氧气管，肩膀上裹着厚
纱布，胳膊上扎着输液针头。
“可醒了！”小护士松了

一口气，“你都睡四天四夜
了。”小护士告诉子仪，他很
幸运，子弹贴着骨头打穿了臂
膀，要是再往里偏一丁点儿，
他这条胳膊就非废了不可。

这是一间单人病房。子
仪费力地支起软弱的身体，

四下环顾，但见病房里到处
都是鲜花。

晚上，乔虹玉来医院看子

仪。短短的这几天发生了很多
事情。钱彪、张吉利和李建华
都已被正式逮捕，等待着他们
的是司法调查和公诉；冯建设

因玩忽职守被停了职，正在
向组织交代问题；虎子和其
他三名犯罪嫌疑人都被警察
当场擒获，幸亏这次行动及
时，这伙绑匪本打算次日一
早逃往外地；那六百万赎金全
部追回，目前公安局正在对绑

架杀人案进行侦讯；至于黑
子，已在搏斗中被他用水管当
场捅死。“你可真够狠的，”虹
玉说，“你把他的内脏都掏了
出来。”不过，据她分析，鉴于
黑子开枪在前，再加上刘队他
们作证，认定子仪的行为属于

抓捕凶犯过程中的正当防卫，
估计检察机关不会追究他的

刑事责任。
虹玉还告诉子仪一个不

好的消息，由于委托理财严
重亏损，大规模计提坏账准
备金，致使净资产低于面值，
安吉传媒即将戴上 ST的帽
子。虹玉说：“我已经控制了
相当一部分安吉传媒的流通
股，我打算再收购一部分法

人股，然后逐步用具备赢利
能力的项目，对安吉传媒进
行资产置换。我的财务顾问
评估后认为，安吉传媒还算
是一个比较干净的壳资源，
特别是与美国合资的那个电
子商务项目，很有前途。”

子仪表示赞同：“资产重
组是个好主意，目前来看，也
是惟一有效的办法。”

虹玉由衷地说：“这次还
多亏了你，保护住了合资项
目的那两千万美元。这使得
公司保存下了实力，留住了

翻身的本钱。”
一个月后，丘子仪离开了

医院。他没有回安吉，而是与
托马斯先生搭帮，共同开展中
美两国之间的商业咨询。临走
前的一个星期，他收到一封刘
晓发给他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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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子仪点击了一下“附
件1”，一篇文字跳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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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仪呆呆地坐了好一会
儿，他没流眼泪，他的眼泪已
经流干了。他关上电脑，走出
房门，炎热的夏季已经过去，
秋天已在不知不觉中悄悄降
临，空气中弥漫着雨后树叶
子的清香。走之前应该去灿
灿的墓地看看，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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